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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首发式，我已受邀参会。接着又索性向

他请教我给会议拟的一则楹联“百年大公

无私忘我共日月，四不为法文人论政著春

秋”，请先生指点斧正。先生看后颇为高兴。

第二天，我即收到了先生的快递，内有

两幅书法作品，其中包含我拟的那副对联！

真是想不到的速度和想不到的惊喜，自然还

有回味悠长的开心和惬意。我思想着：这是

何等的一种时效，何等的一种鼎力支持？对

我来说又是何等的一种至深感动啊！

作为新闻史学泰斗，年近百岁的方先

生为一份百年大报作书，寓意自是以百跨

千，以千臻万！一位老人希冀中国新闻事

业和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心，于此可知！

虑到方老“每天都会在人民大学的校园散步

1 小时”，我小心翼翼给方老发了一个微信，

大意是请方老赐予书法，给年鉴画册用。

5 分钟之后收到了方老的回复：“老

夫耄矣，今年 97 岁了，思想也迟钝了。我

照你拟的写就是了。请代拟一个，我照着

写如何？方。” 

大喜过望的我把这则喜讯在第一时间

享诸同仁，一次快乐的裂变在朋友圈传播

开来，新闻传播教育界一时惠风和畅、景

瑞万千。

在与方老的微信沟通中，我告知他 6

月 17 日将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纪念大公

报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暨《大公报全史》出

微信约九七翁方汉奇先生记

在新闻学、新闻史研究的道路上能够

得到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的指点，是荣为

一生的幸事。

至少是在 10 年前，年事已高的方先生

遵学校、家人和众多弟子之劝，基本不再

笔耕，特殊情况、特殊事件接受采访或者

通过镜头口述有关情况除外。这当然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

今年 5 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

编委会会议决定在 2025 年的时候能出版一

本纪念年鉴出版 10 周年的画册。作为画册

主要编辑任务的承担者，我当然特别希望方

汉奇教授能够赏赐墨宝。问题在于，方先生

已经 97 岁了，他会答应吗？几经思考，考

李建新（上海，教授）

致敬盛夏

脚踩住刹车的霎时，一股无名火涌上

心头，明明是个可以冲过去的红灯，可前

面的车偏偏停下了。

37 摄氏度的烈日晴空下，被迫停在镇

区最热闹的商超旁，车身横陈在十字路口

正中央，被前后的车夹击，一时失去自由。

对于一周难得开一次车的我来说，心

瞬间提到嗓子眼。我和前后的车间距仅是

一米，无论哪边司机踩下油门，都可轻而

易举撞上我的车门。

我不由抱怨起前面这辆车，刚过红绿

灯时开得好好的，前一秒我还庆幸道路顺畅，

后一秒怎么说停就停。我瞅了一眼前面的车

牌，沪 A 蓝牌，车身漆黑，奔驰车标志银

光闪闪，车型高大。正是它巨大的车身，将

我堵在十字路口的隔离栏旁。我心中的怒火

飙到与车窗外同样的热度。难得双休日出门

购物，就遇到这情况。我一面祈求自己平安，

一面急切地向车窗外张望。

临近正午，刺眼的阳光下，宽阔的马

路上车排长龙，每一辆车顶折射着雪亮的

反光。两旁的梧桐树叶绿得冒油，蝉声激越。

浓密的林荫下，人行道上几乎看不见人。

夏天来得很急，一入三伏，气温节节高。

令我惊讶的是，不光奔驰车没有动，

马路上所有的车像约好了似的，都没有动。

时间仿佛静止了，车里的司机都不约而同

踩下了刹车。只有一个人例外，他昂首挺

胸地走在空荡荡的人行道上，步子稳健，

颇有上世纪 90 年代末港剧中黑帮老大出场

的气场，独行其道。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手中一根长棍突然出现在我眼前。

是导盲棍！他鼻子上架的墨镜和在地

面上一点一戳的导盲棍，明明白白告诉我，

这是一位盲人！

我终于明白时间静止的原因，大家在为

这位盲人让出一片安全的领地。没有事先约

定，是自觉对残障人士发自内心的保护。

我不再懊恼，反而感激起前面这位奔

驰司机。是他率先踩下了油门，他的善举

带动了整条街。爱心比阳光传播得更快，

从一辆车传到后一辆车。眼前的车窗成了

一面通透澄净的镜子，令我看见城市最美

的样子。夏天如此盛大，值得每一个遇见

它的人深深致敬。

陈丹洁（上海，职员）


